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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艺术的传承及承载主体———民间艺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

但在现有司法程序中，往往因为无法确定具体的权利人而导致权益归属模糊。

同时，民间艺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地位低及话语权缺失的现实，也

极大地影响了公民对于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制度的出台预示着政府对民间艺人文化贡献的官方认可，但对于民间艺

人群体而言，能获得经济补助的仅仅只是极少数。在发现民间艺人的现有采风

制度中，存在着发现者（采风者）与民间艺人之间关系失衡问题。从知识产权法

的角度来看，发现者对作品的占有只是对其物态形式的拥有，并不享有其著作

权，但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发现者随意处理的私物，从而构成事实上的侵权。传

统手工艺衍生品市场需要逐步培育，应该在商业和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基础

上，对传统手工艺资源进行宣传和保护。建立相应的传统手工艺衍生品付费制

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贫弱的民间手工艺人以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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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６０年代起，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原住民

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民间艺术作为其重

要的组成部分而被涉及，并借此提出了相关的

知识产权议题，逐渐引起了各国政府、公益机

构、民间组织及学术界的关注。虽然中国在知

识产权的保护和研究上相对滞后，但就遗传资

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等传统资源而言，

基本与国际同步，并于１９９０年代开展了相关

研究。

从非遗保护工作的性质来看，民间艺术的

传承及承载主体———民间艺人———理应是知识

产权保护的核心。但在现有司法实践中，往往

会因为无法确定具体的权利人而导致权益归属

模糊。同时，民间艺人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

的身份地位低及话语权缺失的现实，也极大地

影响了公民对于民间艺术知识产权的认知程

度。而且，目前的理论研究也未能就该话题进

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作品与知识

产权保护之关系的探讨上。

作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杰出中

国民间艺术大师”，库淑兰在由封闭的乡土空

间逐渐走向公众视野的过程中，其剪纸作品及

人生故事被一再演绎和关注。笔者认为，除了

库淑兰剪纸作品的本身价值之外，由其人生遭

际和作品传播所交织生成的“库淑兰现象”，更

能从不同角度印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复杂

性，期望引起当下社会的反思。

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库淑兰的研究

多集中在对其作品的美术分析方面，尚未见有

从知识权益角度所做的探讨。从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及其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民间艺人不

仅是其知识资源的活态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生

态的核心体现。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

资源已越来越脱离原本的乡土空间，而进入到

他文化的消费语境之中。鉴于此，本文拟以库

淑兰及其剪纸作品为个案，基于民间艺术文化

生态的新视角，从知识权益层面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主体———民间艺人———的身份归属与权益

进行探讨，以供学界参考。

　　一、身份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机制属性

　　传承人制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核心，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艺人的关

系所决定的。尽管目前传承人所享受的津贴补

助与体制内的美术工作者仍有本质上的不同，

但在此之前，民间艺人一直游离于政府利益机

制之外。

在我国，民间艺人的主体是农民和城镇手

艺人。当代著名美术教育家靳之林将以农耕为

主业、手工技艺为副业的人员称为“能手”，而

非艺人［１］。意思是说，依靠土地而非完全以出

卖手艺为生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艺

人”，他们的技艺和作品大多是为自身或所属

特定群落的生活自需而存在的。所以，在一定

的社会体制中，此类艺术群体与体制内的主流

美术家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农民生活的相对封闭性及其生产的目的

性，使其与主流文化和政治形态具有一定的距

离。而且，将人民大众分为农户和非农户的二

分法，使得民间艺术的创作群体一直游离于文

化艺术的边缘地带。那么，那些生活在乡村空

间之中的艺术能手，其所创作的作品是否具有

社会价值？其界定标准又是什么？都值得我们

重新思索。

在传统的乡民生活中，剪纸创作大多是针

对自己的民俗生活所需，在特定的相对集中的

时间内所进行的艺术劳动。但是，库淑兰经过

当时文化馆干部的引导，其剪纸作品突破了传

统的剪纸艺术形式和功能。换句话说，库淑兰

的剪纸作品不仅用于狭小的乡民生活空间，还

把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生活故事转化为艺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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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供自己乡俗文化圈之外的文化消费所用

（见图１）。那么，她与体制内的美术家的区别

在哪里呢？仅仅只是社会身份的区别吗？

在有生之年，库淑兰因为痴迷于剪纸，有时

会忘记做饭，被丈夫殴打并砸锅予以惩罚，县文

化馆的干部曾出资为其购买锅灶，这件事被库淑

兰编成歌谣唱到：“库淑兰做这剪纸，实为她的身

和口来么先。”剪纸能换来国家干部为她买锅，内

心的自豪感溢于言表，同时也令人内心五味杂

陈。作为由联合国认定的民间艺术大师，库淑兰

一直生活窘迫，居无定所。其去世前夕，陕西省

创建文化先进县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曾经下

发过文件，其中规定由旬邑地方政府每月按２０

元的生活费供给库淑兰，但是这笔钱直到２００３

年年底才拿到（库淑兰当年年底去世），因此，并

未对改善库淑兰的生活起到帮助作用。

库淑兰去世的２００３年，中国成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

的签约国，并确立了对传承人进行生活补助的

规定，以改善传承人的生活状况。我们认为，在

这种物质体恤中也包含着对于传承人文化角色

和精神价值的确认。但在此之前，各地政府所

颁布的《民间艺术保护条例》《工艺美术保护条

例》均未体现出对民间艺人价值的认可与保

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曾召集专家议定了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几项参考标准：第一，传

承人所传承的文化应是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民

间文化表现形式；第二，所传承文化的濒危程度

和稀有程度；第三，传承人代表性作品的数目、

地方特色、个人特点和风格，以及创造和创新；

第四，目前传承的状况，包括传承代数、传承方

式、徒弟数量、仪式、文字、曲谱、舞谱等的情况；

第五，传承技艺的艺术价值；第六，技艺技巧难

度和复杂程度；第七，传承人及技艺宣传和推广

的程度，包括社会影响、行业知名度、市场化程

度、展出、展演情况、规模，以及受到奖励、被调

查和记录的情况、对本民族或社区的文化和社

会影响等。这些标准在理论上虽使认定制度有

所细化，但目前我国传承人评定所存在的现实

问题仍然很多。而且，传承人的名额极其有限，

这种单一的制度体系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起初，传承人的津贴由当地的文化部门发

图１　库淑兰剪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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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但很多民间艺人并不能够按时如数拿到该

项补助，之后改由中央财政直接拨发给民间艺

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传承人制度的有效

实施。传承人制度并非一种纯粹的经济抚恤行

为，有相当一部分传承人并不依赖该项津贴，而

是看重该荣誉称号及其带来的隐性经济效益。

对于作品难以市场化、生活窘困的传承人而言，

这些津贴则显得弥足珍贵，这是目前传承人津

贴制度中很难解决的现实矛盾。

传承人制度的出台预示着政府对民间艺人

文化贡献的官方确认，但相对于民间艺人这一

庞大的群体而言，能获得传承人补助的仅仅是

极少数。对此，民间艺术工作者管祥麟曾向国

家文化部门提出过设立“中国民间艺术家保护

基金”的建议；２０１０年歌唱家谭晶也曾以人大

代表的身份提出了《规范发展本土文化，研究

制定扶持本土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与政策》的

建议，其中即有为老艺术家设立专项基金的内

容。这些提议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

度的有效补充，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未得到社会

及政府层面的有效回应。

　　二、发现与汇编：采风制度中发现

者与民间艺人之间的关系失衡

　　２００３年４月，由左汉中主编、文为群编著

的《剪花娘子库淑兰传奇》一书由湖南美术出

版社出版发行，书内附有１９６张库淑兰不同时

期的剪纸作品。是年底，库淑兰因病住院，在医

药费无着落的情况下，家属想到了编著者曾经

答应支付的由录用作品图片所产生的稿费。据

悉，此书的编著者文为群曾获得１万多元的稿

费，作为主编的左汉中收益不详。因此在库淑

兰重病期间，她的儿子曾分别致电文为群和左

汉中，希望能够支付稿费，以救济病中的母亲，

但无任何结果。２００９年，台湾汉声杂志社以作

者身份，授权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发行了

库淑兰的精装书册《剪花娘子———库淑兰》，当

时，库淑兰已经离世５年。经笔者调查了解，大

量出版的与库淑兰作品相关的书籍，库淑兰本

人及其家属没有从中获得知情权及经济报偿。

关于美术作品的汇编权属及酬劳问题，在

《著作权法》未出台之前，文化部曾于１９８５年

颁布了《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

则》，其中涉及到对民间文学艺术整理者和素材

提供者权利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民间文学艺

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的整理本，版权归整理者

所有，但他人仍可对同一作品进行整理并获得版

权。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

整理者应当注明主要素材提供者，并依素材提供

者的贡献大小向其支付适当报酬。”同时，在该条

例第１０条中对此作了具体说明：“民间文学艺术

和其他民间传统作品发表时，整理者应在前言或

后记中说明主要素材（包括口头材料和书面材

料）提供者，并向其支付报酬，支付总额为整理者

所得报酬的３０％～４０％”。

笔者认为，就传统手工艺品的搜集整理而

言，对于整理者的专业技术势必会有所要求，但

专业水平并不占据绝对要素。比如，民间美术

的研究人员在乡间搜集整理剪纸手工艺品，并

将其整理成册予以出版发表，其所获得的应当

只是这部著作的版权，而非所搜集整理的剪纸

艺术品的著作权，因为在著作的编写汇编过程

中，作者虽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但就具

体的剪纸作品而言，其仍旧是原创作者的智力

创造。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出于对资料和素材

提供者的感谢和尊重，应当在作品出版和发表

时征求原创者的意见，并按相关标准支付给原

创者一定的报酬（实际上，民间艺术生态的多

元性往往使得现实情况极为复杂）。

作为采风的被发现者，库淑兰曾被人质问

道：如果没有上世纪的民间美术研究热潮，“如

果没有文为群这样的基层美术干部，如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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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汉声等出版社的关注，还会不会产生今天的

库淑兰？”很明显，这种思维充斥着优势地位的

强权思想，同时也折射出采风制度中发现者与

民间艺人之间关系的失衡。１９８０年代，民间艺

术得到主流美术的某种认同，采风以及帮扶活

动在官方的各种文化机构中展开，很多杰出的

民间艺人及作品被“发现”。这些艺人中的极

少数也因此获得荣誉，但获得荣誉更多的是具

有官方身份的“发现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中，

“发现者”享有权益保护，但其“发现物”则是指

没有生命或无感情的人类之外的自然物。很多

艺术能手却在这种潜规则的发现制度中被忽略

了。虽然作为个体的人，发现者和被发现者在

人格上未必不平等，但在采风制度的历史习惯

中，这种不平等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发现者

可以廉价甚至无偿掠走民间艺术品，原作者亦

或出于朴素的情感赠送其作品，或出于对政府

的感激心理捐献其作品，或出于卑微的心理将

其作品上缴给政府，或者只是接受了象征性的

费用以做买卖。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而言，发

现者（采风者）对作品的占有，只是对其物态形

式的拥有，但并不享有其著作权。但实际上，这

些作品往往成为发现者随意处理的私物。诚

然，对于收集和汇编工作来讲，这些发现者必须

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辨别能力，而且有对民

间文化保护的热情和责任感，也为此付出了巨

大的心力。因此，汇编权是要被予以尊重和保

护的。客观来讲，多数发现者从汇编权中获得

了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但是大量被发现者的

精神权利和经济权益往往被忽略。

库淑兰从乡土语境走上了艺术“圣坛”，从

这个角度上说，她似乎是幸运的，很多人甚至认

为，如果没有发现者，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人

可能会就此埋没。人与其他无生命的发现物不

同，如没有相应的环境机遇，其创造性可能也会

大打折扣，其作品可能就只会在极小的范围里

流传，得不到更多人的认可和赏读，对于艺术的

发展会造成极大的损失。有的发现者夸大自己

的“发现”也是基于这样的心理［２］。发现库淑兰

的旬邑县文化馆干部文为群（后升任馆长），曾

经利用库淑兰的作品赚了不少钱。自１９８６年以

来，旬邑县文化馆也曾以征收或低价购买的方式

从库淑兰处获得作品，并以高价出售和倒卖这些

作品，并没有付给老人相应的费用。另外，台湾

汉声杂志社在授权上海锦绣出版社发行《剪花娘

子———库淑兰》的简体本之前，也并未征得文为

群的同意。当然，按照常理来讲，对于著作再版，

作者一般不会有反对意见，问题是文为群没有拿

到再版的报酬，也没有进行维权。

　　三、弘扬与获利：民间工艺衍生品

市场有待规范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热

潮，市场上也出现了以民间艺术资源为卖点的

传统手工艺衍生品。比如，台湾汉声杂志社在

北京下设的北京汉声巷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

司，推出了一系列以传统手工艺品为元素的衍

生品：有蓝印花布、风筝、年画、剪纸等；有以库

淑兰剪纸为封面装饰纹样的多种笔记本，库淑

兰的剪纸及歌谣都被作为工艺品的设计元素；

有 “库淑兰单杯茶礼盒”，其中包括口杯、杯垫、

茶叶袋、外包装礼品盒等。在北京汉声巷文化

创意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诸多衍生产品中，一

部分属于集体创作（作者不明）的民间工艺品，

而库淑兰剪纸则是有明确作者归属权的民间工

艺品。虽然在艺术衍生品中大量使用库淑兰的

剪纸作品图像，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宣传民间艺

术的作用，但宣传与商业利用是并存的，虽然开

发商需要一定的前期投资或承担相应的商业风

险，但出自于商业目的的预设性更大。同时，笔

者调查发现，许多以库淑兰作品图像生产的衍

生品，商家均声称已经合法购买了版权。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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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调研得知，库淑兰家人根本不知情，也不知

晓此类侵权事件的发生，而且他们通常也不具

备维权的法律意识、意愿和经济能力。

在目前艺术衍生品市场化的过程中，当代

艺术家大多采取无偿授权的方式，意在培育国

内的艺术品衍生市场，这种做法与其说来自于

艺术家的文化责任，倒不如说源自于艺术商人

的商业利益。但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当代艺术

家与民间艺人的生活状况具有天壤之别，库淑

兰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艺术大

师”称号，但其生活一直处于基本温饱的状态，

她的作品却成了他人获取名利和累积财富的素

材。对此，管祥麟曾经撰文道：“多少年来，我们

对众多有成就的民间艺术大师的生存背景和创

作环境知之甚少。可以说，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一

重要的社会底层人文元素，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依

然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民间艺人得不到应有

的重视和必要的保护的现象，已成为这一领域的

盲区。所谓上层主流文化中‘拿来主义’的主观

倾向或者称为‘历史惯性模式’，对待民间文化

至今仍持‘摘野花’的态度。因为它是野花，可

以居高临下地随意采撷，无需代价，也无需负责

任（据不完全统计，在已经出版的大量民间文化

出版物的图文介绍中，有半数以上没有标明艺术

品作者姓名、年龄及艺术品详细出处，更谈不上

支付稿酬了）。这反映出主流文化对待民间文化

作者的不公正态度。”［３］

面对上述事实，我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诘

问：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制

度，为像库淑兰一样的民间艺人和艺术生态提

供生活和创作的资金？如果一种机制只是维护

强者更强、富者更富，而对于导致贫富悬殊的法

理却置之不理，那么这种机制在客观上就保护

了“掠夺”。当然，传统手工艺衍生品市场需要

逐步培育，应该在商业和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

基础上对传统手工艺资源进行宣传和保护。建

立相应的传统手工艺衍生品付费制度，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对贫弱的民间手工艺人进行帮扶，

他们对社会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其自身的

利益诉求并没有得到关照，更遑论满足，这于

法、于理、于情都是说不过去的。

　　四、结语

我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近

十年了，通过立法对民间文化艺术进行保护的

呼声也愈来愈高。法律是什么，用列宁的话说，

它就是“写满了人民权利的一张纸”。法制的

本质是民主，是从最根本的人权角度维护公民

首先是劳动者的权益；同时，法律的公正最终应

该体现在维护人际之间的平等上，而不应被强

权者所利用。笔者认为，在民间艺人还没有取

得应有的社会身份归属之前，法律的天平就很

难保持平衡。

库淑兰的人生遭遇不排除个人际遇的因

素，但社会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通过立法保

护民间文化艺术，归根到底是对于人权的捍卫。

民间艺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与

传承人一样，是中华文化之瑰宝，应该通过具有

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对其权益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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